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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安岭的山脉袁是纯净的巍峨袁纯净的翠
绿袁纯净的厚重袁纯净的磅礴遥
纯净袁永远是大兴安岭的主题浴
风来时袁大兴安岭是动感的翠玉曰云来时袁

大兴安岭是迷人的锦屏曰雨来时袁大兴安岭是
水晶帘遮挡的琼苑曰虹出时袁大兴安岭是迷人
的仙境遥
大兴安岭的天空袁你知道有多蓝钥望一眼袁

就会让你沉醉不已遥 洁白的云朵袁就像片片纱
绢袁不断擦拭着天空袁那样轻袁那样柔袁擦得天
空一尘不染袁擦得天空似水洗的琼碧遥
大兴安岭的空气袁无比清新遥 大自然的酿造袁

让大兴安岭的空气变成了另一种酒袁这种酒在别
处买不到袁在这里却可以尽情享用遥 在大兴安岭袁
不用谈空气质量袁这个天然纯净的大氧吧袁永远
是人们心中最美的神圣遥

杜鹃花尧金莲花尧芍药花噎噎千百种花卉袁
何用人工培育袁茁壮茂盛袁如玉似箔袁灿烂清新遥
山蘑菇尧高粱果尧偃松塔尧稠李子噎噎数百种山

珍袁何须施肥袁奇香馥郁袁延年益寿遥 一切的一
切袁都是大山无私的赐予遥
大兴安岭有壑就有泉遥 那沟壑流出的叮咚

清泉袁是大山最美妙的弹奏袁是山里人最爱听的
乐曲遥泉水纯净透明袁一眼就能看见水下的粒粒
金沙袁看见蕴含的美丽遥 那丰富的矿物质袁那甘
甜的美感袁城里的矿泉水怎能相比钥
率直的百姓尧朴素的风情袁就像从未被污染

的大兴安岭遥透明的心尧透明的情尧透明的语言尧
透明的笑容噎噎就像纯净的大山尧纯净的泉水尧
纯净的山花尧纯净的风噎噎
小小环滁之山袁竟把欧阳修喜得如醉如痴遥

若把那几粒小山丘抛进大兴安岭袁 恐怕如沙石
沉海袁难觅影踪遥大兴安岭之美袁谁可匹敌钥哪一
块请到都市不成名胜钥 四海游人哪个会不为之
叹为观止袁哪个会不为之倾倒折服浴
哦袁大兴安岭袁世上最纯净尧最美丽的地方袁

除了你袁还能让我更爱谁呢钥

纯净的大兴安岭
阴 顾玉军

冬

我难忘林区的冬天袁
满山满岭银装素裹可真耀眼遥
冰雪封盖住冻裂的大地袁
晨雾笼罩沟塘妙曼升白烟遥
隆冬是采伐的黄金季节袁
驾驶拖拉机早早上山遥
开门出去寒风像刀子一样割脸袁
零下几十度气温瞬间就变成圣诞老人袁
只是红缨帽不如狗皮帽保暖遥
紧紧腰中的草绳向机库急行袁
屋顶上的鸟雀笑我步滑蹒跚遥
当时的机库就是一顶破旧的帐篷袁
机库门是板皮夹着粗糙的毛毡遥
我拎着满满一桶热水袁
登上近一米高的保险杠袁
举过肩对准水箱注水口将水箱加满遥
别小看这简单的动作袁
没有臂力当不了拖拉机驾驶员遥
猛拉引绳让机器加速飞旋袁
刹那间袁
马达声冲出帐篷带着我的兴奋飞跃远山遥
拖拉机是我听话的伙伴袁
就像骑士摆弄手中的缰绳我推拉着方向杆袁
哗哗的履带声惊醒了雪巢中熟睡的飞龙袁
扑翅翅山鸡也跟着飞蹿遥
哎呦袁
右腿烤得发热袁
左腿膝盖犹寒遥
选好位置停住车袁
我站在拖拉机搭载板袁
就像链球运动员袁
舞动手中的捆木索袁
捆木索便飞向我要捆的树头旁边遥
当手中的捆木索全部甩出去袁
其实没有经验找不到捆木索入雪的地方遥
这时我再用力拖着主绳袁
在没膝深的大雪中奋力跋涉袁
用主绳把所有的捆木索串连遥
这项工作说起来轻松简单袁
其实要费很大力气多次周折往返遥
山林里虽然零下二三十摄氏度袁
但我早已汗水流淌吁吁气喘遥
我甩掉狗皮帽子袁
满头的热气立即凝成了雪白的雾霜遥
不过我从来不感冒袁
从没听说过什么是野三高冶什么是失眠遥
我用白雪蹭掉帆布手套上的油污袁
钻进驾驶室启动绞盘机袁
把拴好的树头全部绞集到搭载板上袁
集好的原条成散状排列起来遥
我欣赏着我的成果袁
心中流淌出欢快的歌儿遥
加大油门开足马力袁
拖拉机雄赳赳向山下奔去袁
盘算着今天运多少立方米才能创高产遥

春

我难忘林区的春天袁
姗姗来迟却将道路融化得泥泞不堪遥
白天融化晚上封冻与残冬打着拉锯战袁
春雷震落了屋檐上的冰凌似碎玉溅落地面遥
啊袁山丁子开花了我想起了家乡的梨花袁
啊袁稠李子开花了更加娇艳袁
团团粉白点缀在广阔的田野袁
不停地指指看看遥
那时节袁
记得驾驶拖拉机翻过局址西山袁
松涛阵阵吟唱历史的画卷袁

仔细聆听似有拓跋氏迁徙时的呼喊遥
惊叹大自然的神奇我叩问兴安袁
惊叹美丽的兴安岭我崇拜自然遥
情不自禁在花海中徜徉袁
哪管野草爬子冶将裤脚衣衫沾满遥
也不怕什么森林脑炎遥
记得有一年春天袁
怎么也忘不掉扑灭山火之后袁
喝一茶缸小米粥那个舒坦遥
啃一口卜留克咸菜疙瘩袁
那个可口那个满足难以言传遥
身在林海深爱绿色袁
青山常在永续利用是我的期盼遥

夏

我难忘林区的夏天袁
阳光下一朵云彩就能落一阵雨点遥
尽管脱掉厚裤穿单裤就那么十几天袁
尽管中午姑娘们才能穿几小时的花裙衫袁
可三伏天也能听知了合唱袁
我猜想它们也有它们的野小征泽尔冶指挥袁
否则怎会那么整齐那么时高时低时快时缓遥
短暂的夏天让人流连遥
曾记得袁
小河流水潺潺细鳞鱼苗成群成团袁
水面上绿头野鸭此起彼伏互相追逐袁
五彩鸳鸯悠闲拨波吻颈交谈遥
忽见林莽间丝带绕缠袁
那是工队伙房飘出开餐的炊烟遥
戴着手套端着玉米饼豆芽汤袁
双层线手套也防不住瞎蠓的刁钻遥

秋

我难忘林区的秋天袁
天空真高真远清澈蔚蓝袁
云彩真美真白变幻舒卷遥
就像牧民转场放牧袁
工队搬家做准备作业习惯而自然遥
搭宿舍尧搭伙房尧搭车库噎噎
建装车场尧立架杆尧修简易公路噎噎
根据工作量可精确掌握各种材料消耗袁
这就是小工队的算尧管尧干遥
看一眼帐篷顶上飘出的轻烟袁
就知帐篷里的温度和烧炉工的勤懒袁
这就是小工队的细尧实尧严遥
忙碌中笃柿熟了袁
晶莹纯兰还挂着白霜惹人流涎遥
不要斯文袁
捧起来大口吞吃吧袁
解馋解渴没有一点儿污染遥
如今加工成蓝莓饮料袁
我相信胜过所有饮料矿泉遥
路旁摘一串野托盘冶放在口中袁
方知世界上无论什么水果也无此清纯甘甜遥
遇见一株蘑菇就会找到一大圈袁
小鸡炖蘑菇加粉条能多吃两碗高粱米饭遥
至今想起还是满口生津不禁嘴馋遥
秋天袁
苍鹰在天际盘旋斜眄着草丛树冠袁
松鼠背着大尾巴忙碌地咀嚼松果袁
雪兔灵动机警跳跃腾闪袁
黑熊为保护领地摇摇摆摆例行巡山遥
和谐大自然适者生存因时而序袁
植物链尧生物链袁万物争繁遥
忽一夜金风吹来树叶凋落袁
秋去冬来飘飘洒洒又一场大雪覆盖群山遥
难忘林区过去的岁月袁
祝愿林区今天科学发展前景灿烂遥

岁 月 的 吟 唱
要要要难忘林区的冬春夏秋

阴 杨敬民

在我的记忆深处袁总少不了白杨婆娑
的树影袁随风摇曳遥

我的家乡在大兴安岭南麓的一个小
镇遥从小见到最多的树袁就是那一排排尧一
簇簇高大挺立的白杨树遥 它是故乡的树袁
也是我心中的树遥
白杨树在北方是很普通的树种袁它不

讲究生存条件袁只要有土壤袁它就能生长曰
它不追求雨水袁不贪恋阳光袁哪怕是干枯
的沙土地袁只要给它一点水袁白杨树的一
截枝条就会生根尧抽芽袁撑起一片绿色袁挺
拔向上遥

白杨树具有极强的生命力袁 不仅耐
旱尧耐寒袁而且生长速度很快袁3尧5年就可
成材遥 它们很少落单袁总是 3尧5棵一起生
根在门院旁袁 或者几十棵一起长在河滩
上袁 再或者数百棵密密麻麻长在山岭上尧
田地旁遥

夏季袁白杨树枝繁叶茂袁郁郁葱葱袁
最是迷人遥此时的树干摸上去手感很好袁
表皮光润滑亮袁富有弹性袁顺着树身上下
摩挲袁没有一个疖疤袁每一棵都那么挺拔
通直袁蓬勃盎然袁如青春少年曰树枝就像
伸展开的臂膀袁用力挽在一起袁撑起了一
把把遮阳伞袁 把火辣辣的太阳挡在身体
之外曰叶子就像一把小蒲扇袁均匀地分布
在枝条上袁阵风拂过袁树叶飒飒作响袁灰
白的叶背翻动跳跃袁闪烁着银色光芒袁亮
得刺眼遥
炽热的太阳下袁白杨树迎着一波一波

的热浪袁挺直了强健的身躯袁伸展开壮实
的臂膀袁向着更高尧更宽的方向拓展自己
生存的空间袁 遮挡起浓浓密密的绿荫袁为
劳作的人们带来丝丝的凉爽袁深情而又执
着遥在孩子们眼里袁那浓密的树冠袁就像一
把巨大的筛子袁把阳光筛碎袁漏下点点斑
驳的梦幻遥 我们就在树下玩耍袁享受着无
忧无虑的童年遥
高高的白杨树袁见证着我们的快乐袁

也陪伴着我们的成长遥 我们曾在树下高
声朗诵茅盾的叶白杨礼赞曳袁也曾摇头晃
脑地吟诵野风里麦苗连地起袁雨中杨树带
烟垂冶野春风不暖白杨树袁吹却絮云多少袁
排成路噎噎冶
四季轮回袁白杨树不矫情不做作袁深爱

着脚下的土地袁扎根一方袁顽强生长遥 它们
没有婆娑的姿态袁 没有屈曲盘旋的虬枝遥
但它们正如茅盾在叶白杨礼赞曳中赞颂的
那般院野它伟岸袁正直袁朴质袁严肃袁也不缺
乏温和袁 更不用提它的坚强不屈与挺拔袁
它是树中的伟丈夫浴 冶在我眼里袁每一棵白
杨树都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北方汉子遥
白杨树袁 用它挺拔的姿态袁 伟岸的身

躯袁演绎着旺盛的生命袁诠释着向上的力
量袁并与我们忠实守望袁彼此陪伴遥 它们既
生长在那片熟悉的土地上袁也生长在我们
情感中袁生长在我们的心里遥
或许袁 我们每个人心中都生长着一棵

不同的树遥 因为心中有树袁才会给人以生
生不息的希望袁 给人以不惧风雨的鼓励曰
因为心中有树袁情感才有了依靠袁乡愁才
有了寄托遥
我心中的树袁是白杨树遥 不管它的树

干长多高袁树枝伸多远袁根须都会抓紧那
片土地袁牢牢地留住我的血脉袁留住我的
深情遥
啊浴 白杨树袁我心中的树浴

心中的白杨树
阴 章建文

林子大了袁蒲公英就有了安乐窝遥
大兴安岭人习惯把蒲公英叫婆婆丁遥 婆

婆丁冒芽时茎很短袁 一圈嫩叶几乎贴着泥土
向外伸展遥那嫩叶长得细袁窄窄的边缘形若锯
齿袁又如起伏的波浪遥 似乎一出生袁蒲公英就
承载着托岭举木的心志遥那几年春袁母亲总会
领我到附近的山上挖蒲公英遥 那时袁 坡上坡
下袁林里林外袁到处生长着可爱的蒲公英遥 我
年少贪玩袁蒲公英挖得不专注袁往往还没挖上
几棵蒲公英袁母亲的小筐却装满了遥母亲是不
攀我挖蒲公英的遥在春意渐浓的日子里袁她像
勤劳的蜜蜂袁为全家人酿造无尽的甘甜遥
蒲公英食之微苦袁 咀嚼中带着一丝甜袁

依如那时淳朴的生活遥 春风浮动袁蒲公英蓄
势待发遥施工连队进驻黑龙江大兴安岭深处
没几天袁帐篷周围就长满了蒲公英遥 连长喊
我院野小秀才袁你先别急着实习袁赶紧跟老张
挖几天婆婆丁遥冶老张是连队食堂管理员袁这
几天挖了好些蒲公英遥 连队单调的餐桌上袁
除猫了冬的土豆和大白菜外袁多了份能蘸鸡
蛋酱下饭的蒲公英遥 见我有些不情愿袁连长
又道院野婆婆丁败火袁根儿苦叶儿甜遥 冶我说院
野还开花呢袁根儿苦花儿香遥冶说完袁我们俩都
哈哈大笑遥想必连长也想起了电影叶苦菜花曳
里的台词遥 可蒲公英离开花还有些天呢遥 我
的加盟袁使老张挖蒲公英的劲头更足了遥 起
初几天袁我们俩都收获满满遥可挖着挖着袁我
就有了懈怠遥 我是来实习的又不是打杂的袁
啥时摸方向盘啊钥 我不耐烦地站起身袁掸了
掸膝盖上的土问院野够了吧钥冶老张不吭声袁蹲

着地上边挪动着身子袁边挖蒲公英遥 我把挖
蒲公英的刀片丢到篮子里袁往手中吐了两口
吐沫袁野蹭蹭冶几下爬到一旁的树上遥 可这树
早已干枯袁僵身硬躯装不朽遥 我踩着树杈站
直身袁正想来个手搭凉棚眺望远方状袁只听
咔嚓一声袁树杈断了遥我野啊冶字刚喊出袁人就
摔了下来遥 树下的老张反应够快的袁他敏捷
地伸出双手袁用力接住了我遥 可那断杈却重
重地砸在了他的右脚上噎噎
多亏老张奋不顾身相助袁否则袁真不知自

己被摔成啥模样遥 每每想来袁 除了心有余悸
外袁满腹都是感动遥 老张救了我袁他却一瘸一
拐近半年遥 那段日子袁 老张经常把蒲公英捣
碎袁覆在脚上佐以疗伤遥 蒲公英亦甘亦寒袁清
热解毒袁缓解了老张的疼痛袁也减轻了我的思
想压力遥 祖父生前说袁别看婆婆丁不起眼袁那
叶本草纲目曳里可有它的说道呢遥祖父还说袁婆
婆丁药物作用大得很袁不仅咱们汉族人稀罕袁
就连少数民族的人都把它当成宝儿遥 我和老
张采来的蒲公英袁 除了给连队职工蘸酱和炒
肉吃外袁还把它们晾晒成干袁在三伏天拿出来
给大家泡茶喝遥 连长夸我院野小秀才用干婆婆
丁沏的茶比咖啡都好喝遥 冶
不到一个月袁蒲公英的茎高了袁叶儿也长

了遥在它的上面悄悄开出几枝金灿灿的小花遥
这是何等的小花啊袁叶间还存着淡淡的苦袁花
蕊却散出甜甜的香遥苦尽甘来的小花袁在蓊蓊
郁郁的世界里正如菊绽放遥夏风穿林而过袁它
轻轻摇摆袁远观近瞧惹人怜爱遥我俯下身细细
欣赏袁为它默默祝福遥我感知蒲公英生长的艰

辛袁风摧雨残中伶仃独步袁茕茕寂寞里无可问
程遥 倘若厄运来临袁除了横遭践踏还将若何钥
老张说袁婆婆丁花儿可以腌泡着吃袁也可以酿
酒遥 我说袁可别糟践它了袁那弱小的花儿你怎
能忍心钥 连队生活艰苦袁蒲公英尤显可贵遥 在
难忘的实习之余袁我挖的蒲公英最多遥也就是
那时袁我真正体验到建设大兴安岭的自豪袁也
切身体味到连队大熔炉里的温暖遥
蒲公英花是我见过的最温暖的花儿遥 它

不事张扬袁 把最朴素的美献给了丰饶的群岭
和茂盛的森林遥 芳菲尽洒处袁 它仰无私俯无
愧袁调和了千林万木袁慰藉了无边芳草遥那年袁
来自南方的 100多名如花女知青袁 在大兴安
岭深处扎根落户遥 她们满怀壮志组建女子架
桥连袁战冰雪斗严寒袁劈岭凿石袁趟河打桩袁克
服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袁 硬是架起大大小小
数十座坚固的桥梁遥而她们袁则被称赞为兴安
岭上的野铁姑娘冶遥当年袁英国叶泰晤士报曳记者
马克斯韦尔来大兴安岭袁惊愕之余袁拍摄下了
那幅野铁姑娘冶们在 25米高的龙门架上作业
的经典照片遥 野铁姑娘冶们吃苦耐劳袁作风优
良袁为开发建设大兴安岭屡建奇功遥敬爱的周
恩来总理骄傲地夸赞她们是 野不穿军装的解
放军冶遥
一旦长在深山处袁就植根大岭间遥 大兴安

岭的春天来得比较晚遥都到了 5月袁树木还是
一副苍凉的样子遥可就在这时袁野铁姑娘冶们欣
喜地发现林间有新绿正星星点点破土发芽遥
午休时袁野铁姑娘冶们欢快地跑入林间袁兴奋地
挖着这些可入食能解馋的蒲公英遥 在她们永
不褪色的记忆中袁 大兴安岭的蒲公英格外的
香遥蒲公英开花后袁野铁姑娘冶把它们采来插入
瓶中袁让阵阵幽香在营房内萦绕遥望着绽放的
小花袁野铁姑娘冶们的目光除了坚定袁更多的是
憧憬曰望着绽放的小花袁野铁姑娘冶们的面颊除
了娇羞袁还有灿烂的笑遥 去年的一天袁我造访
女子架桥连营房旧址遥营房早已人去屋空袁四
下杂草丛生遥艰苦岁月宣告终结袁红火的劳动
场景淡出发展的视线遥 味有甘苦袁运同天地遥
黑龙江大兴安岭从 20世纪 60年代开发建设
到现在袁一个甲子快过去了遥近 60年袁大兴安
岭从千年沉寂到蓬勃兴盛袁 不仅为共和国贡
献了巨大的物质能量袁 也培育了一代又一代
杰出儿女遥当苍鹰从高空掠过袁我仿佛听到了
野铁姑娘冶们那渐行渐远的清脆的歌声袁我的
心情一下轻松起来遥
叶儿绿袁花儿黄袁林间有蜂采蜜忙遥 我放

轻脚步向林间走去遥我知道在我的前方袁除了
欣欣的林木袁还有俏姿勃发的蒲公英遥它们要
破土袁要生长袁更要开花遥那花儿金黄金黄的袁
远远就能嗅到它淡雅绵长的香遥这香袁真真的
透着大兴安岭人不灭的精气神浴

阴 朱明东


